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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双腿走出来的长城调研，就是不一样
■本报记者温才妃

“还是需要改。”
“我认为不能改。”
“不能改，就不能提交论证。”
“不提交就先不交，我不着急，讨论清楚再

说。”
……
在编制文物保护规划中碰到保护区划边界

问题，一不小心触及开发建设用地，这样讨论争
执的场面，北京建筑大学教授汤羽扬并不是第一
次遇到。

汤羽扬有自己的底线———“要么你不让我来
编制保护规划，来了就必须保证文物安全、环境
和谐”。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在编制文
物保护规划中，为了减少类似摩擦发生，原本作
为乙方的设计单位，常常主动出击给甲方反复讲
述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以及保护区划分级控制管
理的作用。

不久前，2020年北京长城文化节闭幕式上公
布了“寻找最美长城守护人（北京）”评选结果，汤
羽扬的名字赫然在列。

不计名利提供“增值服务”

湖南妹子泼辣直爽。长在北京、籍贯湖南的
汤羽扬，曾下乡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骨子里
就有着一股“辣妹子”的劲儿。

随父亲回到湖南大庸三线后，汤羽扬作为
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进入湖南大学
土木工程系学习，后留在母校湖南大学任教。
1992年，调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建筑大学
前身）建筑系，与文物保护的“亲密接触”也由此
开始。

汤羽扬最初接触建筑遗产保护是 1993 年，
当时她参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老教授臧尔忠的
团队，承担三峡工程淹没区地面文物保护的大量
工作。她带着团队跑遍了三峡淹没区，完成了大
量古建筑测绘、保护工程方案及搬迁工程设计，
一晃就是 13年，“深刻地体会到建筑遗产的保护
不单单是技术问题，还有着复杂的人群、社会问
题，而这些问题又会影响技术上的决策”。这也使
得建筑遗产的多样性以及面临的各类社会问题，
成为她今天教导学生的话题之一。

直到 2005年，北京启动长城资源调查，汤羽
扬又带着团队投入了大型线性遗产长城的保护
工作。从小长在皇城根下的她，对长城充满了无
限热爱，“凡是触及长城的事，无论大小，我都喜
欢做”。

很多个周末，汤羽扬招呼着研究生租上一辆
面包车，到北京长城沿线进行调研。从平谷将军
关，到密云古北口、吉家营，到怀柔渤海城、延庆
岔道城、门头沟沿河城……他们的足迹遍布北京
500余公里的长城。

后来，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除北京以外，宁
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
迹，“完成了 9000余公里长城保护规划的编制，
总长度占中国境内长城的 44%”。

一开始，内蒙古自治区提供的项目经费并不
多，但汤羽扬带领团队还是毫不犹豫接下了规划

编制工作。“做规划、做设计，不是经商，原本就不
是一件发财的事。”

在她眼中，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文物古迹更容
易原样地留下来，一些地方政府虽然财政不宽
裕，却有意愿拨出经费进行文物保护，这样的行
为值得鼓励。而规划对于文物保护又是非常重要
的事，有了顶层设计和明确的指导性文件，才能
依规进行合理保护。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 7000 余公里的长城，涉
及十几个盟市、几十个旗县，为了方便地方政府
使用，他们的保护规划细化到了每个旗县，打印
出来的保护区划图就有近 1米高。他们的付出得
到了地方政府的认可，最终追加了规划的经费。
此外，在合同之外他们还完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
长城保护区划的分区 GIS图，为地方管理提供了
便利。

就在汤羽扬带着团队东奔西跑的过程中，
《中国长城保护报告》白皮书、《长城保护总体规
划》……与长城有关的保护规定纷纷出台。基于
北京、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城调
研与规划编制，以及参与的长城保护修缮工程，
汤羽扬带领团队编著了《中国长城志·建筑》。

长城保护要加入考古视角

说起长城，公众想象中的是蜿蜒的城墙、雄
伟的敌台，但如果用考古的眼光看长城，长城也
许要褪下那身“华美的衣袍”。

2019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长城保护总体规
划》明确指出，“长城是古建筑与古遗址两种遗存形
态并存、以古遗址遗存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对于
这样的长城如何保护和维修存在很多争议。

汤羽扬的观点是，“长城在刚建造的时候的
确是建筑，但今天它更多的是遗址形态。我们要
让公众知道长城现在的真实状态，在维修工程中
吸纳考古人员的参与，以考古清理的方式对待那

些塌落的材料，还原其真实面貌，而不只是为了
墙体安全补一些砖，更不能按推测维修长城”。面
对各地对长城旅游的高度期望，她始终认为，需
要认清楚长城的现存状态，采取最适合的方式展
示并阐释长城，而不是简单地登长城。

今年 4月，北京建筑大学与北京市文物局签
署合作协议，共建“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汤羽
扬任常务副院长。紧接着，6月北京长城文化研究
院就推出了同名公众号，5个月来发布了原创文
章 40余篇，网上会话 2000余次，如“长城考古工
作与长城保护维修”“箭扣长城脚下一场关于长
城保护修缮工程理念与方法的研讨”，用专业视
角、现场记录，向公众宣传长城的知识、价值及保
护理念。

长城的保护传承究竟难在哪儿？
汤羽扬告诉《中国科学报》，一是长城本身的

保护，二是公众、地方政府对它的期望与利用之
间度的把握，“恰当、适度，其中‘度’是最难把握
的”。

虽然有很多法规明确了长城保护的要求，但
实际操作上却没有一把通用的尺子。

她举例，《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要求长城应划
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提出原则要求长城
两侧各扩不少于 50米为保护范围，保护范围边
界外扩不少于 10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但同一道
长城，北京辖区一侧保护范围是 500 米、建控地
带是 2500 米。河北辖区一侧保护范围却是 50
米，建控地带是 100米。一道长城两侧区划相差
极大。“协同与细节管理协调非常重要，这也是最
容易产生矛盾的地方。”
“游走于建筑视角之外看长城保护，你会发

现建筑与考古、旅游等的密切联系，也可以试图
向考古、旅游行业人员解释同一件事。”在汤羽扬
看来，这是一种奇妙的体验。而她也将把这种体
验带入之后的北京长城文化带、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规划与设计中去。

“中西医结合”给长城“看病”

“我很愿意出去跑。我们团队有时候开玩笑
说，一年不出去跑两趟都觉得身心不爽。”汤羽扬
笑着说。

来到了山上，汤羽扬往往走在最前头，而回
头看年轻人却卡在中间，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她
打趣道：“年轻人还不如老太太。”随即，伸手拉他
们一把。

在众多调研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居延长
城。那一次，她的博士生刘昭祎也参与其中。

那是一段汉代、明代的长城，邻着我国最大
的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第一天由于高原反
应，刘昭祎就发烧了。第二天，他们便踏上了内蒙
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黄沙漫天，如果
没有当地人带路，根本无法辨认路在何方”。车子
在沙地里倾斜地开着，最倾斜之处接近 50度。

穿过黄沙是一片黄澄澄的胡杨林，众人眼前
豁然开朗。可是再用手机定位，却没有信号，怎么
也定位不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跑了十几天，从
内蒙古额济纳旗北部到甘肃金塔县。

这一路，刘昭祎思考了很多问题，也得到了
很多答案。比如，长城用夯土筑造而成，夯土怕
水，为什么在这里长城能够保存长久。除了干旱
的原因，它还受到了沙漠化的“保护”。但长城
一会儿被沙子掩埋，一会儿又露出来，非常容易
毁坏。
“我们的工作，就像一群‘医生’去给长城看

病，而且采用的是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原来对长
城残损病害的判定大多靠经验，就像中医治疗；
近年来，我们学习并采纳了一些先进技术，如与
意大利合作利用电法仪对长城墙体地基及含水
率进行无损监测分析，与同济大学教授合作广
泛采集长城砌筑材料，对其成分及性能进行对
比研究，更像是中西医结合。”刘昭祎告诉《中
国科学报》。
调研的意义虽然浓缩起来只有四个词———

保护、利用、管理、研究，但“不亲自走下来，根本
不明白北京的明代长城与最西端的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的汉唐长城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刘昭祎
说。如今离长城资源调查已经过了近 10年时间，
近几年在北京长城维修中，将 10年之前的调查
资料与今天的长城情况做对比，对发现问题和变
化，以及确定保护措施非常有帮助。

实践出真知的理念，还渗透在汤羽扬育人的
方方面面。她曾联合国内多所高等院校建筑学专
业的同行发起“八校联合毕业设计”，如今这项教
学活动已经成为国内建筑学专业实践教学的一
张名片。这项教学活动的一大亮点就在于，抓住
城市发展当前问题，深入开展实地调研。基于此，
2014年，汤羽扬团队申报的《注重中国优秀文化
传承的建筑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成
果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我特别喜欢带学生去现场，去接触社会，去

吃点儿苦，这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经
历，同时也提高了他们跟甲方、与社会和普通人
的沟通能力，能了解他人所需，而不是凭主观臆
断去创造。”采访结束前，汤羽扬如是说。

汤 羽 扬
团队在内蒙
古自治区居
延遗址做现
场调查。

中国“绿色”化学的先驱和斗士
■蔡杰

我最早听说张俐娜老师是在大二的时候，从
其他同学那里知道，她很厉害，科研非常了不起。
到了大三时，我对这位厉害的女教授实在感到好
奇，便趁一次下课时和同学一起偷偷跑到张老师
的实验室去看看。张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风度
优雅、端庄秀丽。

后来，我进入张老师创建的武汉大学天然高
分子与高分子物理实验室。有一次，张老师和我
谈起将来的打算，听我讲完正在选修双学位和想
做科研之后，她问：“你想要做什么？要双学位就
别到我这里。”深思熟虑之后，我考取了张老师的
研究生。自此，我对张老师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就是做事非常专注。

10月 17日，我的导师张俐娜驾鹤西去，永远
离开了我们和她为之奋斗一生的高分子物理和
天然高分子科研事业。

巾帼楷模珞珈独秀

博士毕业后，我在张老师的推荐下获得日本
学术振兴协会（JSPS）奖学金在东京大学进行博士
后研究。张老师在东京参加国际会议期间，语重心
长地跟我谈起，她曾在著名高分子科学家钱人元推
荐下作为访问学者在大阪大学开展高分子溶液理
论研究，深刻感受到巨大的差距而更加刻苦努力。

张老师不仅自学了日语和英语，还在短短一
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发表两篇英文研究论文。从
日本回国后，张老师选择坐“冷板凳”，从事当时在
国内并不受重视的天然高分子研究，就是为了让国
内这方面的研究不落后于发达国家。深受张老师的
感召，我也放弃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 Derek G.
Gray提供的 offer，在完成东京大学的工作后回到母
校任教，作为张老师的同事加入团队。

经过近 30年的不断努力，在张老师的带领

下，团队针对农林渔业废弃物中大量的纤维素、
甲壳素和壳聚糖等生物质资源，潜心研究、攻坚
克难，不断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并初步实现绿色
工艺生产再生纤维素纤维和甲壳素纤维的工业
化，研究成果的原始创新性及学术价值和应用前
景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国际天然高分子
领域著名研究团队。

张老师也在 2011年获得国际可再生资源领
域最高奖———美国化学会安塞姆·佩恩奖，成为
半个世纪以来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同
年，张老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当年唯一的
女院士，也是珞珈山上唯一一名女院士。2015年，
英国皇家化学会 刊物评价她为
“中国‘绿色’化学的先驱和斗士”。

深耕厚植求是拓新

张老师经历过一个特殊的年代，历史的原因让
她错过了最适合打拼的青春岁月，直到 46岁才得
到施展才华的舞台，算是“半路出家”的科学家。
天然高分子的基础研究长期以来都是非主

流，我最敬佩张老师的就是她甘于坐“冷板凳”，
勇于探索、不怕失败。纤维素是最丰富的可再生
资源，同时也是最“顽固”的天然高分子。传统黏
胶法生产纤维素人造丝和玻璃纸由于使用了有毒
的二硫化碳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开发新溶剂和新
工艺成为国际学术和工业界长期以来亟待解决的
世界性难题。张老师给加入实验室的每位研究生的
第一个课题都是“寻找纤维素新溶剂”，鼓励大家持
之以恒、大胆创新，不能遇到问题“绕着走”。在张老
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终于发现低温预冷的氢氧化钠
/尿素水溶液能够在数分钟内快速溶解纤维素，并
提出溶解机理，开发出新型再生纤维素纤维湿法纺
丝新工艺。我也因此作为第三完成人与张老师一起

获得 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成为张老师同事之后，我仍然习惯于解决“硬骨

头”，做有挑战性的工作。2012年年底，在我破格通
过教授职称的第二天，张老师希望我能够在甲壳素
新溶剂上也多想想办法，解决当时仍然需要循环冷
冻—解冻溶解甲壳素的难题。在实验室已有基础上，
我们赶在新年前筛选出能够在数分钟内溶解甲壳素
的新溶剂，申请中国发明专利并很快获得授权。

后来，我们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甲壳素和壳
聚糖新溶剂体系，提出新的分子机制和原理，并
构建高性能和多功能甲壳素和壳聚糖新材料。张
老师深耕厚植、求是拓新的科学精神将被我们继
续传承下去。

纯粹学术言传身教

在成为《高分子物理》专业课主讲教师之前，
张老师要求我随堂听了她整整两个学期的课。我注
意到张老师每学期都要更新课件，每次上课前都会
提前认真备课，始终如一坚持站在讲台上授课。

每届学生私底下都称呼她为“张奶奶”。张老师
曾荣获 1993年“全国优秀教师”、2000年“全国先进
工作者”、2017年度“武汉大学我心目中的好导师”、
2019年“武汉大学研究生教育杰出贡献校长奖”等
荣誉。国庆节入院的前几天，张老师还抱病坚持连
续两天参加学校 2020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学典
礼。这也是武大学子最后一次见到张奶奶。

张老师经常对我说，我们不能只埋头写论
文，还要多做一些公益性的工作。2012年，她组织
撰写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天然高分子基新
材料》丛书（共十本），是国内外第一套详细介绍
天然高分子的学术专著。2014年，她又承担中国
科学院咨询项目，我也有幸参与其中，历经两年
多时间，通过多次调研、考察和研讨，最终形成

《关于海洋生物质资源开发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和对策》的咨询报告，并呈送国务院献计献策。

每次陪同张老师出差，从来都不会有旅游等
娱乐活动。张老师的朋友经常劝她注意休息，她
说：“我都还没退休，你们怎么能退休呢？”她唯一
的爱好就是科研，开足马力永不停歇。正如张老
师所说，“我从事这项研究，是有强烈的使命感。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所以只有一
条路，就是尽我们所能建设好这个国家”。久而久
之，我也养成开完会就返回学校工作的习惯。

张老师经常鼓励我们，“中国人应该做自己
的创新工作，而且在做基础研究时还要考虑应用
前景，这样才对国家、对人民有用，也才会有科研激
情和动力”。去年，在张老师 79岁时，她说，“国家需
要绿色发展，所以我要把我们的技术做成各种各样
的材料。我还要加强基础研究，进行多学科交叉研
究，让我们的产品慢慢走向市场，走出一条新的
‘官、产、学、研’道路。这是我一个新的梦想。”

张老师在离开我们的半个多月前，不顾医生
和我们的劝阻，依然前往外地合作企业了解项目
的最新进展，并讨论后续工作计划。回来后她还
非常开心地把带回来的样品拿给我看，让我跟企
业继续加强联系。即便是在最后的日子里，她念
念不忘的依然是她的绿色梦想。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

张俐娜
高分子物理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武

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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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问题，学生不知

道先生何意，都不敢吭声。
先生说，第一个命题当然正
确，但毫无意义。第二个命
题肯定错误，但你就得想一
想，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种
命题？吴组缃为人究竟怎
样？所以第二个命题虽然错
误，但使人深思，让人进一
步追究，所以还有点“意
义”。这个故事本意是想说
北大老师讲课不受钦定的
教学大纲约束。但我猛然想
到，怪不得杨振宁要称道泰
勒，周立伟要称赞玻尔。问
题即使提错了，依然能发人
深思和深省呢。所以，提问
题比不提问题要好，不管提
得对错与否。

回到这个问题本身，
研究生本人当然有责任。
他们要能频频提出问题，
首先要以“研究”为职志、
对探索科学技术上的“未
知”和“未有”有强烈的好
奇心和担当感、肯狂热追
求、有舍我其谁的信念和
决心。“这个问题我不解决
谁来解决？”这种“研究”精
神和意识是根本。

可惜我敢说，目前我国
多数研究生缺乏这种精神
和意识。他们将攻读研究生
作为成为“人上人”、谋取高
薪和养尊处优的社会地位
的手段。这种功利目标和提
出与解决科学问题的境界相差何止十万
八千里？

其次，有些研究生刚步入该领域，对
其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尚不熟悉，因而
在别人讨论时插不上嘴。这就要他们努
力恶补该领域相关课题的基础知识、理
论与技能。

其三，有些学生是有问题而不敢提，
生怕提错或提得不恰当、不得体而遭人
取笑，丢了面子。“面子观念”在中国学生
里特别严重。在有的科研群体里，成员以
揭他人之短为荣，以发现和指出别人的
错误或缺陷来显示自己的高明。有人说
话不小心、欠考虑，就会被人讥笑：“此人
连基本概念都不清楚，怎能有望出成
果？”于是此人就难以抬起头来，下次就
更不敢提问了。

与此同时，有些敢于积极提问的学
生也会受到“想表现自己”“爱逞能”之类
的贬损，左右为难。这样的群体往往死气
沉沉，难以开展平等、热烈的讨论，研究
生当然就不敢提问题了。所以“包容”是
成就生动活泼、能出成果的科研群体的
一个重要元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研
究生的学习主动性。研究生是自己工作
课题的主人，在自己所选课题上应该有
志气、有信心比导师懂得多、想得深。可
是有些研究生却认为自己是给导师“打
工”的，时时处处要导师“指导”。这就颠
倒了。

其实，导师往往只能给研究生指明
一个方向和解决问题的路数，具体工作
的选择与决策最后还是要由研究生自己
做主。比如我在苏联读研究生时，我的一
位导师给我一个题目，要我做固体中核
磁共振化学位移的各向异性效应。我确
信可以通过实验验证这个效应，但凭自
己制作的设备和当时苏联所具有的实验
条件，要达到这一目的，仪器灵敏度还差
一个数量级。

当我正冥思苦想如何改进设备与用
什么样品时，美国学者劳德伯（当时也是
研究生）已在一种材料的核磁共振信号
中发现了该效应。我一下子失望了———
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我只好随便找
一些能得到的样品做各种实验试试，看
看会有什么新效应。

然而，我最终在碱金属与碱土金属
的氟化物核磁共振化学位移中得到了系
统性的规律，并用一种电子重叠理论做
出了很好的解释。相关文章不但发表在
期刊上，还被劳德伯索要。

此外，我的导师曾给过我一个毕业
论文的写作线索，但后来经过我的再三思
考，却反其道而行之。论文交到导师那里
后，他开始有点不高兴，嫌我没有按照他
的思路写。但当他看过我的整篇论文，却
欣喜地对我说，你是对的，你想得比我深。

我想，研究生应该且必须比导师想
得深，因为导师指导一个广泛的领域，他
想得更宽广、更远大，但在具体到一个课
题的时候，却不可能为此阅读更多的文
献，想得更深刻。

所以，我对研究生们说，你在研究
课题上如果没有比导师想得更多、更
深，你当研究生就不够格。在经验中，我
还体会到实践出真知，就是在目标不清
的时候，不妨也做些目的不太明确的试
验。基础研究就是一个探索与试错的过
程。总之，研究生要发挥主人翁作用。还
是那句话：“导师领进门，得道靠自身。”
能做到这样，就几乎会天天提出新问
题、解决新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